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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金龙成了我家的常客。我家虽然不

富裕，但他第一次来时，我父亲还是把家里正在
下蛋的母鸡杀了招待他。

那天夜里，煤油灯发出暗淡而温馨的光
芒。一盘菜，一壶酒，他们畅谈了很久。后来，
父亲给金龙介绍了对象，对方家境还不错，也是
外来人，他们一见倾心，金龙就把户口转到了古
镇，结婚，生子。

没有工作，又要生活，金龙尝试着做生意。
经常出门在外，金龙渐渐地与父亲的来往少了，
可父亲依旧挂念着他。

就在他搬到县城居住后，父亲每次进城，也
总要去看看他。

日子飞逝，金龙的生意越做越大，办起了机
制炭加工厂。

每天，金龙的工厂浓烟滚滚，在山间飞舞，
仿佛乌云压顶，空气中飘浮的颗粒物染黑了树
木，一些树木开始枯萎。可是金龙，发了疯似
的，加大生产，附近的居民怨声载道。

很快，我接到了投诉电话。作为环境监察
员，我到了现场。可是面对一个和父亲相交多
年的挚友，我的叔父辈，我该怎么办？

当我看到他时，彼此都很尴尬。
机器在轰响，工人在忙碌，他那被炭灰染黑

的脸庞，只留下两颗晶莹的眼珠和一排洁白的
牙齿。

金龙哭丧着脸，述说生产的艰难：遇到了经
济危机，产品价格上不来，经济状况每况愈下，
等等。

我一直不敢正视他，手中的笔似乎在微微
颤抖。但我不得不写，每一个字，都是对他的无
情的控诉。

当我合上监察记录，抬起头看了金龙一眼，
他面无表情，而我却涨红了脸。

“龙叔，晚上一起吃个晚饭吧。”我说完，便
匆匆离开，丢下他一人在空地上伫立。

金龙如约而至，父亲也早早等候。两兄弟
见面，一扫满面愁云。那天晚上，我们都喝了一
些酒，父亲只字不提工厂污染的事，而是来到河
边，坐在河堤上。

清凉的河风徐徐舔着脸庞，河流沉闷的声
音飘散在空中。他们并排坐着，抽着烟，两颗火
光在空中时隐时现，明灭不定。我就站在他们
身后。

“金龙，你对红水河的热爱从未改变啊，就
连房屋都建在红水河边。”父亲说。

“是啊。”金龙回答。
“天峨的山水有灵，是因为没有污染，我们

从遥远的地方来，生活在这里，死了，也不能玷
污这片土地啊。”

“大哥，我明白您的意思。”
那天晚上，他们聊得很久。父亲对我说，你

金龙叔是个识大体的人，他不会为难你的，你要
好好工作。

第二天，工厂开始停产整顿，他送我走出厂
门时，我看到阳光满满地爬在他那有些斑白的
发丝上、几条水波般皱纹的额头上、厚实宽大的
肩膀上。渐渐地，金龙在日光中成为剪影，贴在
了山水间，也贴在了我心上。

有一天，我和金龙在街上偶遇，闲聊中他
说：“我想好了，我要生产竹木制品，环保、原生
态、无污染。”说完，金龙笑了。

三

红水河两岸青山舞动，高耸入云，湛蓝的天
空，游走着一丝白云。打鱼郎（一种靠捕捉小鱼
为生的鸟）箭般在河面上掠过，躲过翻腾的浪
花，叼起小鱼，在空中划着优美的弧线，然后停
在树干上。火红的木棉花，热烈绽放，倾听着远
方鱼妹子悠长的歌声：

红河哟，
三千里，
哥想妹妹，挂云里。
红河哟，
远远去，
妹想哥哥，在水里。
妹想哥哥，在水里。
歌声飘在峡谷间，鸟儿陶醉在山林里。风

儿，匍匐在树叶上，却惊动了吱呀吱呀歌唱的知
了。歌声飘在石滩上，浪花拍打在石缝间，像用
埙（一种陶制乐器，梨状，多孔，声音低沉悲怆）
吹奏深沉悠远的伴奏。歌声惊动了乡间小路，
包医生停下来，透过树叶间的缝隙，远眺着红水
河。

在小路上，歌声透过密密匝匝的树丛，沿着
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朝包医生走来。近了，近
了。

两条粗大黑亮的辫子，精致美丽的壮家衣
裳，小巧玲珑的曼妙身材，面容清秀，两汪泉眼，
鼻梁高挺，红水河畔的好女儿。她看到了包医
生，停住了歌唱，瞬间木棉花染红了小脸。

他们相视，莞尔一笑，擦肩而过。包医生白
净的脸庞露出甜蜜的笑容。

她走在前面，他走在后面。
“阿妹，纳福堡怎么走？”
“去干吗？”阿妹反问到。
“去给人看病。”
“你就是包医生？”
“你怎么知道的？”
“当然知道！”阿妹扭过头笑一笑，包医生也

笑了。
从那以后，纳福堡的群众都乐意叫包医生

看病，大病小病都叫他。包医生也是每叫必到，
全心全意服务。

阿妹看在眼里，喜在心上。
一天，族人宴请包医生，杀鸡宰猪盛情款

待。阿妹喜出望外，早早守候在包医生的身旁。
饭没了添饭，酒没了斟酒，叫她坐下吃饭，

也不吃，故作从容的面容下难掩羞涩的神情。
阿哥瞥见阿妹，便洞穿了她的心事，举起大

杯来邀包医生。农家醇香的玉米酒，香味绕梁
三日而不绝。屋外和风细雨，给红水河的涛声
伴奏，演绎着浓烈的乡情。

包医生和阿哥扳着肩膀回家，迷迷糊糊躺
下，树叶、泥土的芬芳从纱窗口钻进来，蹑手蹑
脚抚摸着包医生的皮肤和神经，他鼾声正浓。

第二天清晨，鸟儿正在歌唱，雨早就停歇，
清新的空气唤醒了包医生。包医生下床穿鞋
时，才发现一双绣着鸳鸯的鞋垫。

“好漂亮啊，你绣的？”
包医生盯着阿妹时，朝霞正从窗户跳进来，

舔着阿妹的脸颊，一抹红云在阿妹的羞涩中飞
扬。

月光，在悠然远去的红水河上跳动，像一只
不安分的手撩动阿妹的芳心。故乡的方竹，低
头看着月光的影子，怎么也猜不透两个偎依的
身影。

阿爸阿妈定好了办火炮酒（壮族举办婚礼
的一种形式，亲戚朋友庆贺的方式是燃放鞭
炮）。他们结婚那天，四邻乡亲都来庆贺。你放
母鸡带仔（鞭炮的一种），我放轰天雷；你放大地
红，我就放礼花。鞭炮声声震天响，峡谷幽深，
却也怎么装不下这热烈的鞭炮声，鞭炮声越千
山，飞翔在大地上空。

婚后，包医生转业了，他带着阿妹到古镇谋
生，并拜访了父亲。

此后的日子里，包医生开起了小药材铺，经
营着他们的美好生活。然而，自主谋生谈何容
易？那时，向阳古镇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在
知青上山下乡时，从北京、上海、天津等地来了
一批批医生，他们个个身怀绝技。父亲回忆说，
就是他们，在这个偏僻的古镇上，实施了当时整
个广西的第一例颅脑手术。

然而父亲也不忍心看着这个新来的包医生
就这样在古镇上艰难生活，就借着下乡出诊的
机会，逢人便言说包医生的医术高明，主要有两
个事例：

一次，我发烧，消瘦，闻不了油腥味。包医
生看了后，出了个方子，三天后我退烧了，病
情有了好转。后来，我才知道那叫肝炎，很难医
治的一种病。

还有一次，有个少年脸上长满了痘痘。医
院给他开出一百多块钱的药，依旧没有什么效
果。后来他找到包医生，包医生说这不是青春
痘，是炎症。随后给少年开了一支五角钱的氯
霉素注射液，用来擦拭。一个星期后，我们再次
碰到这个少年时，他已然变了一个人，脸庞不但
恢复了光滑，而且并没留下痘印和黑斑。从那
时起，父亲更是打心底佩服包医生，觉得和一百

元相比，五角钱分量更重，它满载着包医生沉甸
甸的医德和为人民服务的品德。

父亲不遗余力地为包医生做宣传，越来越
多的人去找包医生看病。他也凭着高超的医
术，全心全意服务着古镇及四周乡村里的群
众。渐渐地，他发了家，办起来个人诊所和药
店。

繁忙是掩盖人性变迁的最佳借口，有好长
时间，包医生没来找父亲了。父亲就主动往包
医生的诊所跑。然而，包医生确实很忙，父亲每
次总是聊几句就走。

母亲劝父亲说：“不要再往包医生诊所里
跑了，你没看出来他讨厌你吗？你说了什么让
他不高兴的话？”

“没说什么啊，就劝了他几句。”父亲回答母
亲时有些遮掩。

母亲说：“劝几句，恐怕你挡住了人家的路，
多管闲事，瞎操什么心啊！”

虽然，见面时，父亲和包医生都彼此打招
呼，但是场面尴尬。

包医生的路越走越远，父亲看在眼里，似乎
急在心里，但他不再劝说包医生。“事实会证明
一切。”父亲说。

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包医生的诊所
不对劲，收费贵，以往小感冒一针就好，现在一
个星期也不好。

终于有一天，父亲再也忍不住了，去劝说包
医生，然而包医生根本没把父亲的话放在心上。

父亲没再说什么，只闷闷地抽着烟，他不相
信包医生是个不讲道德情谊之人，只觉得他是
一时犯糊涂。父亲依然往他的诊所里跑，虽然
总有些尴尬，但父亲总是装出一副轻松自在的
样子，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直到有一次，父亲又去找包医生，包医生就
让人向父亲说他不在。然而，父亲还是发现了
包医生的影子，父亲没再说什么，也没再去找过
他。

后来，包医生的门面渐渐冷清，父亲再次出
现在他的面前。

“看来，你在这镇子上待不下去了，你还是
走吧，到别的地方去，用你的积蓄重新开个诊
所，但是别再走老路子。”

父亲说完，走了。
后来，包医生的门面重新火了起来，在我读

高中的时候，他还专程来看我，见到父亲，满面
笑容地打招呼。父亲说，包医生终于又回来了。

去年某一天，包医生开车去金城江给个病
人看病，半路出了车祸，人没伤着，而他扔下车
子，自个搭乘中途路过的巴士，赶着去给病人看
病。

那天，天空很蓝，很纯净！

四

“一、二、三，上！”
当一只蚂蚁举着比自己大几倍的食物在路

上飞奔时，老鹰被一张土布覆盖在矮小的身上，
大袋笨重的货物压在肩头，他佝偻着身躯，快速
走动。

“老鹰！”当父亲叫他时，他从笨重的货袋下
探出头来，眼睛圆圆，鼻子鹰钩，小圆脸，活脱脱
一个猫头鹰形象。

“正忙着，正忙着！”
老鹰说完继续干活。
老鹰是个农民，虽说个子矮小，但气力大，

经常干装卸货物的活，以此补贴家用。
老鹰说话快，口音浓重，没多少人能听懂。

因此，老鹰和北方人交往得多，他也叫我父亲为

大哥。
老鹰很快认识了古镇西南面的一个女孩，

最后他们结成了夫妻。
闲暇时，老鹰会坐在街头的案板上与人闲

聊：
“老鹰，你说话我们都听不懂，你跟你老婆

是怎么说话的？”当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时，大家
都哈哈哄笑起来。

这时候，老鹰也就装糊涂，大声说，听不懂，
听不懂。

变色龙善于用颜色伪装自己，而老鹰则善
于用语言伪装自己。他敏锐的鹰钩鼻下，永远
都会擂出让人惊讶的事情来。

老鹰生性多疑，练就了一身说谎的能力，只
要他一张嘴，就没一句让人信得过的话。

由于是外地人，许多人都对老鹰的身世很
感兴趣。只见他摆出一个架势来，大拇指一翘，
操着让人半懂半不懂的普通话说：“我可是满
族，正黄旗，清朝皇帝都是我的亲戚。”

他在说这话的时候，十分认真，让人们都相
信这是真事。但细心的人也会多问一句：“既然
跟皇帝是亲戚，怎么还跑这么远到我们这个偏
僻的地方来？”

老鹰就支支吾吾，让人们本来就听不大懂
的普通话更加含糊不清，也就跳过了。

老鹰每次跟人家借钱、借米、借油盐，总是
信誓旦旦地说，保证按时归还。起初，大家看着
他勤劳，又会装卸货物赚钱，也就信了他。然
而，他的誓言总是迟迟没有兑现。人们实在忍
不住了，见着他就问，什么时候归还，他总是回
答“马上马上”。拖的时间久了，一些人不免讲
起讽刺的话来。此后，老鹰见着他们总是躲着
走，就是不跟他们碰面。

从此，古镇上的人们不再相信老鹰的话，都
暗地里说他是大骗子。虽然如此，我父亲，作为
他口头上的大哥，依然关照着他。

一天，老鹰急匆匆跑到我家来找我父亲。
“大哥，大哥，我老婆生孩子了！我当父亲

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我母亲便警觉起来，担心

他又耍什么花招。
“恭喜你啦，老弟！”父亲向母亲使了个眼

色，笑着看了看老鹰。
“但是……”
“没钱？”母亲抢着说道，“早知道你会这

手。”
“是，没钱，出不了院啊，大哥大嫂，你们帮

帮我吧，我就借四十块钱！”说着老鹰挤出了几
滴眼泪。

父亲还是决定帮助他，于是瞒着母亲，和老
鹰一同到医院交清了费用。老鹰感激涕零，一
把眼泪一把鼻涕，拉着父亲的手说：“大哥，谢谢
你，我一定尽快还你，我讲话是守信用的。”

父亲并没有把他的话记在心上，他清楚他
的为人。直至老鹰牺牲，那四十元也没还上。

那是在老鹰当上了银行保安不久。
那天夜里，一小片乌云悄悄遮住躺在山巅

上的弯月，小城的夜晚有些寒冷。老鹰似乎已
经感觉到蟋蟀在蹑手蹑脚地走动。有点风，凉
飕飕地，冷不丁地吹着夜行人的后脑勺，让人瞬
间暴起鸡皮疙瘩。

老鹰裹好衣裳，打着手电筒，开始巡夜。
突然两个黑影闯入他的视线，很快，在电筒

光的照射下迅速逃离。老鹰紧追不舍，边追边
喊，眼看就要追上，突然两个黑影转身朝着老鹰
奔来。说时迟，那时快，老鹰瞬间倒地，可他死
死拽住了一个黑影的腿，直至四周的群众赶来。

那晚，老鹰中了几刀，在送往医院的路上，
他一直在说：“我当过兵，我当过兵！”

此前，他在人们的面前总说他当过兵，然而
人们总是不大相信。现在，人们相信了！

五

火车，依旧在开着，父亲、金龙、包医生，他
们看着那个空荡荡的位置，没有说话。

包医生拿出四个苹果，把其中一个放在空
荡荡的位置上。苹果来回颤动，仿佛有人在玩
弄苹果。

父亲扫视着兄弟们的脸庞，一切都在远去
的恩怨中消散。

谁不曾年轻过，谁不曾奉献过。二十世纪
六十年代涌进古镇的外来人，共有100多个省
市县约占全镇80%的人口，他们都曾年轻过，都
曾奉献过。

如今，古镇上五十岁以上的人操着各种不
同口音相互问候，五十岁以下的呢？已顺利转
化成名副其实的向阳人，因为他们都操着正宗
的向阳口音，也就是清朝时期的凌云官话。

但是，无论乡音如何变迁，唯一不变的是，
他们把所有的一切，都奉献给了他们的第二故
乡——美丽广西！

（本文获三等奖）

▲龙滩水电站。 （王明福 摄）


